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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8

一 大象们真的来了
玉溪市峨山县玉林村村民林祥伟留意到

这群大象的时候， 它们已经长途跋涉了一年
多。 5月 25日，象群从临近的石屏县进到峨
山县境内后，村里的氛围明显不一样了，微信
上也不断接到社区和组上的通知， 通报大象
的方位。 “离我们越来越近。 ”林祥伟说，大家
心里挺慌的，都怕它到我们这里来。

玉林村的水好，有做酒的传统，林祥伟自
家就有一个做酒的小酒坊， 他家附近还有一
家玉林泉酒厂，规模更大。他看到新闻上有消
息说大象闻到酒味，一定会过来，酒厂已经接
到通知，要提前设防。

5月 27日晚， 大象踏访了峨山县城外围
的汽车销售、修理一条街，据说一个在店蹲守的
销售经理在车里和大象对视，被吓得夺路而逃。

5月 28日，大象终于来了。 早上林祥伟
就接到村里通知，大象正在附近山上活动，让
大家当天不要下地干活。傍晚 6点多，林祥伟
从县城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里， 父女俩在家
里二楼的露台上张望时， 一眼就看到了对面
山上的象群。 两人拿家里的望远镜观察了好
一会儿， 从前他和女儿都只在昆明的动物园
里看到过大象，初次在自家附近见到，女儿还
挺兴奋的。 镜头里，两头大象慢悠悠地走着，

只顾吃东西。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大象有了下山进村
的意向。它们开始慢吞吞地往山下走，那是一
个很陡的山坡， 大象硕大的身躯竟然就那样
下来了。 山下就是酒厂，当时工人已经下班，

门口拦上了卡车。象群从酒厂前走过，转悠了
一会，继续向村里走来，穿过田埂，下到一片
玉米地里大嚼起来， 这片玉米地离林祥伟家
只有 20米左右。

这时， 林祥伟看到两辆洒水车从村里的
小路上开过来，他后来听说，原准备一辆堵在
酒厂过来的路口，一辆堵在进村的入口，结果
刚开过来，司机就看到象已经来了。 “司机马
上把车停下来，拉开门就调头狂奔。 ”

二 闯进家门的象群
7点多的时候，大象暂时填饱了肚子，向

村北边的金鸭村方向踱去，渐渐走远了。林祥
伟一家人这才敢下楼做饭，因为心慌，这顿晚
饭比往常简单不少，做得也紧张而匆忙。天黑
了，大门口上方的太阳能灯自动亮起来，灯光
在黑夜里显得特别白亮。

9点多钟，一家人在院子里休息一会儿，

准备进客厅看电视时，林祥伟多了个心，到大
门前“瞄”了一眼。 “象群又回来了！ 正在刚才
那片玉米地里大吃。 ”林祥伟心里一个哆嗦，

赶紧转身，把老老小小往楼上领，锁好房门。

他怕灯太亮了，把大象引来，想去套个袋子，

但又怕有动静，只好作罢。 他的父亲想到狗还
在院子里，冒险又下去，把它关进笼。狗可能听
到了大象的声响，接连叫了几声。 但十几分钟
后，大象真来了的时候，它一声也不敢出了。

大门是插上插销的， 但大象轻轻松松就
进来了，不知道是拉开了插销还是没插紧，后
来看插销也没坏掉。大象先后来了 4头，一头
大的，3头亚成体的。 最大的那头抬头闻了闻
葡萄，可能嗅出了青涩的气味，又低头走了。

它撞坏了厕所的门， 又从正屋大门和廊柱间
的狭小空间里挤过去，朝狗笼那边走，用尾巴
勾下鸟笼，一脚踩扁，所幸笼里的八哥没被踩
死，但也可能吓坏了，不敢飞了。

大象在院子里转了半个小时左右， 林祥
伟一家人就站在露台上观望， 其间他的父亲
想拿手机拍照，发现太黑曾想开闪光灯，被林
祥伟轻声呵止。

发现没有食物，象群又慢慢踱了出去。林
祥伟说，大象走路很轻，几乎听不到声音，但
低沉的叫声很可怕。 那天晚上，大象 11点多
才从村子又转向金鸭村方向， 但深夜里一直
能听到它们从远处山林传出的低沉叫声，女
儿惴惴不安，久久不敢入睡。

三 一次悄然的出走
出走之前，“断鼻家族” 时常在勐养子保

护区里的公园“野象谷”附近活动，因为领头
母象鼻子短了一截，象鼻无法弯曲，一些亚洲
象监测员就喊它“断鼻”。 西双版纳州大渡岗
乡片区的监测员彭金福记得，他在 2020年 3

月见过“断鼻”一次，当时远远地跟了几天，看
着它们进了普洱市太阳河森林公园后， 才通
知下一个片区的监测员。

中国的野生亚洲象目前的主要栖息地分
布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三地，近年来象群
迁徙比往常频繁，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说， 亚洲象北迁是
个整体趋势。 1997年左右，就有一个 5头象
的家族迁到了普洱， 那是第一次有群象进入
普洱的地界，从此它们一直在那一带活动，后
来西双版纳的象就逐渐北移， 更多的象群进
入普洱。 不过它们总在普洱和西双版纳两地
之间往返，一直没走太远。

所以，“断鼻家族”最初的举动并没有引起
研究人员的警觉。 2020年 7月，普洱市大开
河村一位男村民醉酒后出门，不巧正撞上在菠
萝地里的野象，意外身亡，当时还只有 16头
象的“断鼻家族”才正式进入监测员的视野。

2020 年 12 月， 象群来到普洱市墨江
县，在这里生下一头象宝宝，象群总数增加到
17头。 为了悉心照顾刚出生的宝宝，象群在
墨江县逗留了 5个月之久， 直到 2021年的
4月 16日，才继续北上，进入玉溪市元江县。

这是玉溪市第一次记录到有大象入境。

两头大象可能有所觉察，8 天后返回墨
江县。

15头大象组成的象群意外地继续北上
了。 5月 16日，它们到达了红河州石屏县宝
秀镇，人们观察到这群大象组成，分别是成年
雌、雄大象，亚成体象，小象和不到半岁的幼
象各 3头。

几乎象群所到之处， 大家都会自然而然
地想：“不会再往前走了吧。 ”但“断鼻家族”似
乎有着明确的方向，它们一路向北，以平均每
天迁徙十几公里的速度， 穿过石屏， 抵达峨
山，进入玉溪市红塔区。此时已是 5月 30日，

“断鼻家族”已经成为沿途各级政府的心头大
事，市（区）、县、乡、村各级政府严阵以待，动
用林业、森林消防、特警等多个部门，拦堵通
往村庄和城区的道路，无人机开始 24小时实
时监测，并向附近村庄预警通报。每天看看象
群走到哪儿了， 成为许多网友睁开眼就做的
第一件事。

四 村民的“预警”生活
与象群北上路线中带着七分担忧、 三分

兴奋的人们相比， 生活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周边的村民心情完全不同。 下山的
大象已经困扰他们一二十年， 辛勤劳作种出
来的玉米、稻谷、香蕉等农作物，经常一夜之

间被象群啃食殆尽。 家中也偶有觅食或找盐
的大象光顾，弄坏门窗、家具，吃光储备的粮
食，大象踩死人的事件也偶有耳闻。2017年，

当地政府出资为保护区附近的香烟箐村修了
一道 2.2米高的防护栏，自此大象没能再进
村，但它们学会绕着围栏往山脊走，伸长鼻子
去钩围栏里的玉米和芭蕉。

当地想尽办法尽量减少人象冲突。 在西
双版纳、普洱和临汾，有亚洲象踪迹的村寨都
配有监测员， 村民们时常见到监测员骑着摩
托车，带着无人机，到处监测大象。 一旦发现
踪迹，马上就会通过村民微信群发布消息。大
渡岗乡勐满新寨的种粮大户李开会向记者展
示了手机里每天发布的预警信息，当中包括：

大象活动区域和头数，需做安全防范的村寨，

以及偶遇野象时及早避让、 不要围观驱赶拍
照、夜间不要在窝棚留宿、不要进入野象活动
区域等提醒。

近一两年，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野生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的预警系统
也不断升级， 最新开发的预警系统前端设备
有 579 台红外相机及 181 套智能广播、21

台智能网络球型摄像机，涉及 12个乡镇、38

个村委会、115个村小组。安装在亚洲象出没
区域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亚洲象后， 在很短的
时间内，可以把相关的地理信息、亚洲象的分
布情况及时回传云平台服务中心， 并进行数
据处理， 然后将该信息直接发送到当地已经
安装好的智能广播，把信息推送给村民。

“从拍到亚洲象到信息发布，12秒就能
完成一套预警。 ”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主任谭
栩吉介绍。在大渡岗乡小丫头村，村民周向云
指了指挂在路边水泥杆上的喇叭，说“一有大
象，它就会叫”。

除了村里的监测员， 当地林业系统和保
护区都还设有巡护员，勐养子保护区的巡护员
董瑞说，他们除了监测大象动向，还包括提醒
村民， 比如屋前不要种芭蕉等大象爱吃的东
西，如果养了狗，最好送走，因为大象听见狗叫
一定会追来，而狗则有可能将危险引向主人。

五 种群壮大向外扩
多名亚洲象研究专家表示， 大象走出山

林，与其种群数量的增长和栖息地的变化有关。

其实，在上世纪 50年代，还没有人亲眼
看到过亚洲象，“中国到底有没有亚洲象”仍是
一个大大的问号。 直到 1958年，才有人第一
次看见亚洲象，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仍
然生活在热带雨林中，没有走入人们的视野。

大约在 40多年前，大象才逐渐从西双版
纳的密林中走出来， 但只是偶尔一两头走到
山脚下露个头。 岩拉是 1964年出生的，他印
象中到 40多岁才第一次见到大象，那时候地
里种着稻谷，大象会下来吃。北京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在 1999年来到西双版纳调
查亚洲象时，一直找到中国边境，一头大象也
没见到，后来只能通过走访村民来统计。

亚洲象是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98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同时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后简称“公约”）附录Ⅰ物种，严禁国际贸易。

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从完善野生动物保
护法律法规建设到亚洲象就地保护， 从栖息
地保护与管理到巡护与监测， 从种源繁育基
地建设到野外收容救护再到打击非法盗猎
等，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这使得西双版纳
野生亚洲象数量明显增加， 来自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数据显示， 从上世
纪 60年代的 146头、80年代的 193头，发
展到现在的 300头左右。

郭贤明说， 当它的种群增长到一定程度
的时候，从野生动物的天性来说，就可能逐渐
向外扩散，寻找一些新的适合它生长的环境。

而由于近年生态保护意识提高， 对森林
火灾、砍伐等活动实施严格控制，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郁闭度从 1983 年的
88.90%增至 2016年的 97.02%。 “越茂密
的森林下方越空，由于阳光无法照射到地面，

导致小灌木和野草无法生长。 ”郭贤明说，亚
洲象爱吃的野芭蕉、 棕叶芦等主要食物逐步
减少， 保护良好的天然森林反而成为亚洲象
的劣等栖息地。而且森林面积虽然增加，但森
林结构发生了变化，上世纪 90年代后，村民
耕地固定下来，种上了长期的经济作物，比如
亚洲象不吃的橡胶与茶叶。

与“断鼻家族”同期，另一象群也从勐养
子保护区往西南方向迁徙，母象“烂耳朵”领
着 16头野象行进 100来公里， 途经景洪市
勐罕镇，在 5月 23日，还闯入勐腊县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逼近园区东部的
作物保护与育种基地。

“伴随着亚洲象种群的不断扩大，它向外
扩散是随机的一个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
委员会亚洲象专家组成员张立说。

六 大象将走向何方？

“断鼻家族”已经在昆明市的南缘晋宁区
活动了近 10天之久，它们将走向何方，是一
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难题。显然，它们已经给沿
途的群众造成了一定损失， 当地政府也耗费
心智， 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拦截———无人机
24小时盘旋在空中，报告大象的位置，在关
键路段投喂香蕉、 玉米等食物， 诱导象群转
向，避免大象进入人口稠密的城区，造成不可
预估的损失。

十几天中， 北迁的象群也成为网络上的
狂欢，甚至传播辐射到了海外，大象憨厚的萌
态和一次次出乎意料的举动给人们的生活增
添了许多欢乐。 一名云南歌手特地为象群创
作了一支网络歌曲， 片尾小象一屁股滑下陡
坡的可爱模样让一众网友 “抢着把它领回
家”；高考开考这天，象群好像提前预知，安稳
地在林间呼呼大睡，原地不动了，象的一家守
在一起， 特别是象宝宝依偎在妈妈身边酣睡
的样子，温暖了许多人。

但在研究者的眼中，这次大象旅行一点也
不浪漫，它和闯村咬人的东北虎、越来越多进入
城市的小型野生动物一起，给人们提出了一个
严峻的课题：怎样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和谐？

“保护政策要动态调整。”自然学者闻丞说。

“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要从更大的尺度
上做好规划，通过建设生态廊道，将已经碎片
化的林地连接起来，继续加设动物走廊，恢复
区域生态。 ”张立强调。

郭贤明介绍，在西双版纳，大象食源地的
建设近年一直在进行中。迁徙廊道的生态建设
方案也已提交，依据修改后的《森林法》，也正
在考虑大象栖息地的进一步修复， 申请在一
些过去大象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对植被进行
必要的调整，让林下草本植物和灌木长出来。

“断鼻家族”还在盘桓行进，它们最终
是会重返故土， 还是走向一个未知的地方？

都未可知。 （本报西双版纳今日电）

大象下山
特派记者 姜燕

一场意外。一个由 15 头大象组成的大象家族从西双

版纳的栖息地一路向北，这场迁徙始于 2020 年 3 月，在

2021 年 5 月底象群抵近昆明时，引起全国极大关注。

这是亚洲象距离西双版纳之外的人们最近的时刻，

从现实、认知到心理。然而，它们将去向何方，眼下是一个

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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